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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1 日 ，24
岁的江西小伙张志远
（化名）给他所眷恋的
滨海城市三亚留下了
他最后的爱和希望。

在张志远离世前
10天，一场交通事故
让这个在三亚上学、
工作的年轻人再也无
法对同学、同事说出
一句话。面对被医生
诊断为脑死亡的儿
子，张志远的父母含
悲决定捐出孩子的肝
脏和一对肾脏，让孩
子的生命在他人身上
延续。

配型成功后，在
海南省人民医院，张
志远的肝脏顺利移植
到了一位来自三亚的
患者身上，后者重获
新生。

记 者 调 查 了 解
到，我省自 2013 年 6
月启动器官捐献工作
至昨日，全省共有19
人在身故后捐献出了
肝脏、肾脏或眼角膜
等器官，用来救助身
处绝境的器官移植需
求患者。这些器官捐
献者中，有像张志远
一样遭遇交通事故重
伤不治的，有突发脑
出血等疾病无力回天
的，也有在医院里患
重病久治不愈的。

捐献人体器官，
可以让即将枯萎的生
命在他人身上得到延
续，然而，虽然器官捐
献案例数量呈逐年增
加的趋势，但面对着
庞大的亟待进行器官
移植手术延续生命的
患者，我省器官捐献
工作仍有很多可突破
的地方，值得关注。

捐献器官，可以让即将枯萎的生命在他人身上延续。然而我省启动器官捐献工作两年多仅有19名捐

赠者，面对庞大的亟待器官移植患者，器官捐献工作尚待突破——

生命接力，怎样跑好器官捐献这一棒？
■ 本报记者 刘操

就在今天，在省内各大医院的肾内
科，一张张病床上躺着正在做血液透析
的尿毒症患者，愁眉不展的他们因为身
体排毒不尽脸色发黑。

海南农垦总医院医务科器官捐献协
调员文全对此非常了解，在他心目中，自
己每天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快地帮助患者
们找寻到生的机会。

但在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周瑾看
来，虽然经常会收到器官捐献案例的信
息，但情况并不乐观。周瑾说，近年来，
随着器官捐献、移植信息和知识的普及，
用于治病救人的器官移植需求量也随之
增大。而一个大家都不愿意面对的数据
显示：目前，中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因器
官功能衰竭等待着器官移植，但每年器
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众多病人仍在
苦苦等待。

与全国一样，我省器官捐献供需矛盾
也很突出。三亚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
调员杨亚锋说，从今年1月1日起，我国已
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如今公民自愿捐献已
成为唯一合法器官来源。“如果公民逝世
后自愿捐献的器官数量不增加，医疗上对
于器官的缺口可能会越来越大。”

文全和杨亚锋都感觉肩上的担子很
重，他们和许许多多从事器官捐献协调
工作的人都感到“传统的观念”让器官捐
献者顾虑重重，工作推进阻力很大。

“在海南，一看病人快不行了，亲属
就赶紧让病人回家，一定要留一口气死
在家里。”文全表示。杨亚锋也说，“身体
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毁”的传统观念
在我省依然很普遍地存在。

周瑾说，我省的器官捐献主要通过两
种情形完成。一种是捐献者或其家属对
自愿捐献有所认识，主动来电话表达捐献
器官的想法。另一种则是潜在捐献者家
属对器官捐献并不了解，协调员需要在临
床医生的协助下主动接触，询问他们的捐
献意愿。“捐献过程是艰难的，捐献者的配
偶、子女任何一方不同意都不行。”

“主动申请的人寥寥无几，我们要去
主动找他们。”杨亚锋说，以三亚为例，在
网上登录器官捐献网站通过有效登记捐
献器官的人“还从来没有过”。从2013
年以来，杨亚锋通过各种线索寻找到10
多位潜在的捐献对象，在与他们的家属
和本人充分协调沟通后，到目前为止仅
有4例成功完成捐献。

“毁约”状况多发

海口一所小学的老师王乐（化名）不
幸身患癌症，在经历了痛苦的治疗过程
后，病情还是进一步恶化。“我愿意捐出
自己的器官用于医学、教学。”王乐给海
口市红十字会打电话提出自己的愿望。

负责器官捐献工作的王雪梅立即赶
往医院，为王乐送去了器官捐献志愿书，并
指导她顺利完成填写。“如果王乐老师能够
完成捐献，海口市器官捐献就有了第一例
成功的案例。”海口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
罗平为王乐的善举感到安慰和温暖。

一切就绪，在省人民医院摘取眼角膜
手术即将开始之时，王乐的丈夫赶到现场
提出：“不同意捐赠”。“我们必须尊重所有
人的真实意愿，包括患者家属的，不然会
引起法律纠纷。”王雪梅说，虽然最终这起
器官捐献并没能完成，但她仍然心存感
激。“凡是填了器官捐献申请表的人，都迈
出了这一步，我们都是给予肯定的。”

杨亚锋也遭遇过捐献者临时“毁约”
的尴尬，在他看来，“作为器官捐献协调
员，虽然前期要做大量的工作，但也不一
定能成行”。

辽宁人李丽（化名）在自己身患癌症
晚期之时，从东北老家来到三亚，这时的
她已开始拒绝积极治疗，只是每天前往
大东海看海。杨亚锋找到了她，和她沟
通了想法后，李丽同意在自己去世之后
捐献眼角膜等器官。为此，杨亚锋三番
五次地和李丽协调捐献事宜，并协助李
丽完成了捐献志愿书。

之后的事情让人意想不到。突然一
天，躺在三亚南新农场医院的病床上不
堪忍受病痛折磨的李丽找来杨亚锋，向
他提出：“我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但是
你们要帮助我‘安乐死’。”

“对于病人，即使是无法挽救的危重
病人，我们也要往活里救，而不是让她死
得更快。”杨亚锋告诉李丽，她提出的要
求不允许也不合法。在这之后，李丽反
悔捐献器官了。

杨亚锋说，每一次处理器官捐献的
前期工作都不容易。“你要考虑捐赠人有
没有传染病，要考虑捐献人的器官适不
适合做移植手术，也要考虑和需要器官
的患者的血型能否配型成功，而最主要
的还要看捐献者本人或家属是否有意
愿，如果这些都没问题，也要保证捐献者
达到器官捐献状态前不出意外。”

一项统计表明，公民从登记自愿捐

献器官，到真正实施器官捐献，其比例只
占了15%左右。这是因为，除了器官老
化、失去活力外，如果志愿者患有某些特
定疾病，器官也不符移植要求。

捐献条件难满足

9月28日，29岁湖南青年王大宇（化
名）突然一阵剧烈头痛倒下了。他被送
到省农垦总医院神经外科，经诊断，王大
宇因突发性脑出血，生命垂危。彼时，王
大宇的父亲刚刚从外地来到海口和妻子
儿子团聚。噩耗传来，老人老泪纵横。

“已经没有治疗意义了。”医生向老
人告知了王大宇病危的消息。王大宇的
父亲强忍悲痛，向医生提出器官捐献的
初步意愿。“希望能给别人留下生的机
会”。王大宇的父亲在取得家人的一致
同意后，红着眼睛签下了人体器官捐献
志愿书。10月1日，器官移植完成后，王
大宇家由于经济条件较差，向医院提出
了困难申请，院方同意免掉了王大宇在
医院产生的费用，解决了他善后的殡葬
费用，此后，省红十字会也介入评估，给
予王大宇家人一定的困难补助。

但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是所有捐献
了器官的家庭都会获得救助。“对器官捐
献者来说，我们实际没有专门的救助经
费，这方面的募捐也很困难。”周瑾表示，
红十字会对于“家庭特别困难的器官捐
献者家庭”，也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评估才
会给予资助。

而按国家相关规定，器官捐献必须
是自愿和无偿的。文全在协调的过程中
就曾遇到，有意向捐献器官的捐献人家
属提出“必须给予多少钱补偿，才同意捐
献”的状况。往往因医院和红十字会无
法满足捐献人家属的要求，致使捐献最
终无法达成。

善后纪念设施欠缺

对于器官捐献者的缅怀纪念设施的
欠缺也是困扰器官捐献的一个难题。

“他们捐献了自己的器官，但我们没
有纪念林、纪念广场、纪念碑给他们。”
杨亚锋说，在武汉一家有资质进行器官
捐献的医院内，院方特意设计了一面墙
来纪念器官捐献者。此外，医院还专门
设立器官捐献办公室，用来接待捐献者
家属。“给予家属好的安慰和鼓励，最终
决定在那家医院捐献器官的人很多。”

在最悲痛的节点寻找希望

杨亚锋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两年多，懂得
了如何选择恰当时机，将器官捐献的信息、政策传
递给家属。“我们会向主治医生了解病人病情，在
救治不了的情况下，才去动员病人捐献器官。”

“有时家属们的抵触心理是十分强烈的。你去
说，他们非常反感。”杨亚锋说，对于器官捐献协调
员来说，最为难的是在捐献者家属最悲伤的时刻，
与他们讨论亲人离世后的问题。

文全也说：“在家属最悲痛的时候，第一时间
要为他们想到能提供什么善后帮助，帮患者家属
减轻一点负担。这样切入会好一些。”

对于协调过程中曾经经历的难堪场景，杨亚
锋、文全等器官捐献协调员们不愿提及，他们表示，
充分理解家属那时候的悲伤情绪，但他们仍会努力
去做，因为他们是在为很多患者寻找生的希望。

今年4月，14岁的三亚女孩兰兰（化名）乘坐
电动车时被机动车撞上，导致颅脑特重型损伤，走
到了生命尽头。兰兰的父母与杨亚锋协调后，决
定无偿捐献女儿的器官。兰兰被转至省人民医院
后，杨亚锋陪着家属在海口住了整整一个星期，在
完成捐献后，又帮兰兰找了墓地。

主动作为跑好生命接力棒

“每天面对亲人间的生离死别难受万分，这个
职业需要足够强大的内心。”记者采访中，多位器

官捐献协调员表示，自己最难受的就是亲属与捐
献者的最后告别。那一刻，亲人们有的紧紧趴在
捐献者遗体上恸哭，有的相互搀扶无语哽咽，更有
的是悲痛之后的无助……这个时候，他们会双手
合十，向捐献者行鞠躬礼。

相比较前期动员、协调、抽血配型、手术过程
中见证、善后火化，器官捐献协调员寻找捐献者的
过程也很不易，平日里，杨亚锋会格外留意各种网
站搜集信息，还会给交警递名片，给医院的各个科
室送宣传品。“生活中，发生意外受伤的重症患者
很多，但信息无法传递到我们这里来，他们很少积
极主动地找到我们，我们必须主动起来。”

“很多医生工作比较忙，另外作为医生也不方
便跟患者协调器官捐献的事情。”文全认为，一些
市县医生对器官捐献工作的认识没有上升到一定
高度，导致协调员很难从他们那里收集到信息。
为此，在省农垦总医院，医院配有的专职器官捐献
协调员会到市县医院ICU、神经外科、急诊科沟通，
遇到有合适的捐献者信息第一时间上报。医院组
织专家到市县医院进行评估，在征得家属同意后，
将捐献者送到海口来。

对于如何寻找捐赠人，杨亚锋希望政府相关
部门组织医院、红十字会开一个协调会，引起他们
对工作的重视。“让医院的神经外科、重症、急诊等
医院相关科室的工作人员关注这方面工作，方便
协调员提前介入。”

此外，他还建议，器官捐献协调员也要与交警
事故科进行有效联动，增加信息源。

虽然海口市红十字会还没有协调成功器官捐献
的记录，但罗平认为，整个器官捐献的趋势向好。“这
项工作起步较晚，但通过宣传是可以改善的，这需要
一个过程。”罗平说，曾经无偿献血也有过不被接受
的时期，但现在的无偿献血已经很普遍了。

一年来，海口市红十字会利用无偿献血的机
会，带动宣传器官的捐献工作，收到了效果。“虽然
仍然没有器官捐献的发生，但是已经有以候鸟老
人为主的群体登记了遗体捐献。”王雪梅说，很多
老人把家搬到了海南，希望在海南走完这一生。

81岁的上海老人毛守中和同龄的老伴徐蕙青
如今在海口市海甸岛居住，老两口决定在他们终
老后将自己的眼角膜捐出。“去世后，买坟地、烧
香、点蜡，这些都不环保，还浪费钱，我们其他的器
官都老了，希望去世后捐献眼角膜，然后把我们的
骨灰洒向大海。”

做出捐献遗体的决定时，毛守中和老伴还在宁
波居住，他们特意征得了儿子和其他亲属的支持。

“我和老伴都是医生，我们希望医学能够更加发达，
造福子孙，捐献遗体是我最后的一份贡献。”今年搬
迁至海口，毛守中多次前往海口市红十字会，通过多
次协调、公正，他们的捐献申请从宁波转到了海口。

“父亲不行了，我愿意把他的器官捐献出去，让
世界多充满点爱。”9月19日，56岁的四川宜宾人李
海强（化名）突发脑出血，病情危重。三亚市人民医
院的医生在征得了李海强儿子同意后，与省农垦总
医院联系，由对方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带专家到三亚，
对李海强是否能够捐献器官进行判定。

不久后，李海强被送到了省农垦总医院重症
监护室，进行救治。眼看病情进一步恶化，家属
最终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签订捐献
志愿书。李海强的儿子说：“把遗体运回老家不
太现实，器官捐献可以让父亲的生命继续延续
下去。”

公开的资料显示，从2010年试点公民器官捐
献，到去年年底，全国共实现捐献3058例，其中
2014年就有1699例，数量超过了前4年捐献量的
总和，公民器官捐献大气候渐成。

省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我省到目
前为止完成器官捐献只有19例，但相关捐献案例
数量都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文全也表示，大家对
器官捐献的认可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短
短两年多时间，能感觉到大家认识上的改变，社会
上对这个事情逐渐认识并接受。”

“人们固守的传统观念有
道理，因此对于器官捐献来说，
我们要从宣传一种更高境界的
大爱出发。”海南大学政治与公
共管理学院教授章汝先表示，
对于去世者家属不愿捐出亲人
器官的观念应该理解，但可以
通过宣传改变他们的一些观
点，譬如对于家人来说，捐献了
亲人的器官仍然可以寄托哀
思。“我们的身体来源于大地，
最后回归于大地，最终变为骨
灰，多一个器官、少一个器官是
没有关系的。”

章汝先认为，捐献器官体
现了一种更高境界的大爱精
神，应该值得提倡、宣传。“自己
走了留下器官可以帮助别人，
捐献出了眼角膜可以让盲者重
见光明，捐献出脏器可以让病
患恢复健康。”

“政府、社会应该对捐献遗
体器官的捐赠者给予非常有尊
严、庄严的对待。”章汝先举例
道，在台湾，经常接受遗体器官
捐赠的慈善医院，会将捐献器
官的人称作“遗体大师”，在进
行器官移植手术的时候，举办
非常隆重、肃穆、庄严的仪式，
亲属在一旁看了会非常安慰。

“让人感觉到捐出遗体器官使
得生命更加有尊严，更加有意
义，更加伟大。”

培养社会公众的器官捐献
意识在周瑾眼中也变得极为迫
切，“器官捐献工作才刚刚起
步，需要社会各界认同。器官
捐献者用爱心温暖了这个世
界，我们对器官捐献者和家属
表示崇高的敬意！”

“每一位器官捐献者都是
天使，我们器官捐献协调员愿
意做守护天使进入天堂的人。”
杨亚锋希望，器官捐献工作可
以得到民政等部门的支持，为
捐献者建纪念林、纪念广场、纪
念碑。在为捐献者善后方面，
要尽可能满足捐献者诸如骨灰
存放等方面的需求，给生者以
安慰和鼓励。周瑾也期望可以
择一地给器官捐献者们立碑，
刻上捐献者的名字，让更多的
人有个地方可以开展纪念活
动，缅怀捐献者的大爱行为。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

器官捐献的人少 等待器官的人多

捐献困局

用理解和主动作为跑好生命接力

像推行无偿献血一样 推行器官捐献有个过程

核
心
提
示

一线生机

艰难破局

趋势向好

专家观点

给予捐赠者
有尊严的对待

三种因素阻“捐途”

海南医学院的学子们在海
南医学院生命科学馆向遗体器
官捐献者献花。

本报记者 洪宝光 摄

海南省红十字会、海南医学院、省人民医院、省农垦总医院等单位清明节举办遗体器官捐献者
缅怀纪念活动。 本报记者 洪宝光 摄


